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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 索·发 现

战争“前夜” 蓄势待发
1949年初，淮海战役结束后，全线收缩江

南的国民党军队，企图凭借“长江天堑”阻止解
放军过江。“京电” 号小火轮和长江一线其他
所有准备渡江作战的木船一样备战待命。
1949年4月20日， 国共双方代表谈判商定的
《国内和平协定》 遭到国民党政府的拒绝。当
晚，中国人民解放军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准
备在长江全线发起了渡江战役。

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朱德发布了《向全
国进军的命令》， 英勇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
以雷霆万钧之势，在西起江西九江、东至江苏江阴的
千余里战线上，强渡长江天险，打响了著名的渡江战役。
蒋介石苦心经营的所谓“立体防线”，在解放军强大的攻
势面前土崩瓦解。4月23日，南京的解放，宣告了蒋介石
集团22年反动统治在大陆的覆灭。而“京电”号小火轮也
一战成名，成为名副其实的“渡江第一船”。

“京电”号小火轮原名“云泰轮”，船长23.1米，宽4.25
米，吨位49.84吨，排水量41.4吨。该船于1925年在上海
“沈宝记”船厂进行大修（据说是由上海“沈宝记”船厂制
造）， 上海顺泰航运公司创始人赵章麟从英国人手中购
入。这艘钢质蒸汽船在当时算得上是最先进的船，主要
从事汉口至上海间货物运输。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上
海沦陷，这艘小火轮也落入日寇手中，被迫替他们运输
货物。抗战胜利后，则被南京下关电厂收购，更名为“京
电”号，负责运送煤炭。

据史料记载，渡江战役前夕，国民党军队为了阻止
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将江北小木船就地烧毁，稍大的
木船全部拖往南岸集中看管。此时的长江北岸已经没有
可以渡江作战的船只。1949年2月上旬，南京下关电厂接
到指示，需要在江边保留吨位大、性能好的船只，随时准
备接应渡江部队。 下关电厂工人以运煤发电为借口，将
一艘刻有“沈宝记-1925”字样的“京电”号钢质蒸汽机动
力船留在了下关码头。

在之后的2个多月时间里， 虽然国民党江防部队多
次要求“京电”号进入护城河，但均被电厂工人机警地应
付了过去。4月中旬，和谈破裂的可能性加大，两岸形势
更加紧张，国民党守军把“京电”号拖进护城河。下关电
厂工人趁着夜色将煤全部倒入江中，无煤发电，半个南
京城都停了电，国民党守军不得不让它再次回到江中拉
煤发电。就这样，直到渡江战役打响，“京电”号还停泊在
下关中山码头。

临危受命 参与历史
1949年4月21日16时， 中央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三野战军8兵团35军越过滁水、老山，向江浦、浦镇、浦口
直取南京，控制长江北岸三浦一线的敌军李延年主力28
军。在我军强大的攻势下，对方仅抵抗了10多个小时就
弃阵而逃，我军迅速占领南京长江北岸的三浦、江浦、浦
镇、浦口。第35军派出7名侦察员，乘渔民童达兴的小木
船过江，通过中共地下党与电厂工人取得联系，要求尽
快将停泊在中山码头的船只开往浦口码头，迎渡解放大
军过江。

当时参与寻找渡船的中
国人民解放军第103师侦察科
长沈鸿毅回忆，1949年4月22日，

准备渡江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得到
电厂地下党员和电厂进步工人的帮

助， 厂长韩德举主动为解放军提供了
“京电”号小火轮。以船老大黄兴发为首的6

名船工，将停在中山码头的“京电”号小火轮，以最快速
度升火开船，开往江北浦口码头。就这样，“京电”号作为
南京解放进程中的“渡江第一船”登上了历史舞台。

当时，在所有参加渡江战役的船只中，不管吨位还是
马力，“京电”号都是比较大的，从南岸下关码头到北岸浦
口码头，整个航程仅用20分钟左右。作为解放南京渡江部
队的第一梯队，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35军第103
师的120名解放军指战员迅速登上“京电”号，架起数挺机
枪，在夜色中单船劈波斩浪，并在中山码头登陆。而攻占
国民政府总统府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三野35军104师312团
的绝大部分指战员，也都是由“京电”号运送过江。

据史料记载，“京电”号在解放南京的战斗中，先后
有16名船工参与运输工作，共运送1400多名解放军指战
员渡过长江进入南京城。随后，从南岸升火过江的“凌
平”号、“港平”号等船只也加入到战斗，源源不断地给强
攻部队运送预备队，为解放南京的部队赢得宝贵战机。

和平年代 再立新功
新中国成立后， “京电”号更名为“京电1号”，但人们

仍然习惯称它为“京电”号小火轮。自此，它犹如一名脱
下军装的老兵，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继续发光发热。

在承担电厂运煤的同时，“京电”号还承担救急抢险
工作。1954年夏天，南京下关地区长江一带突降大暴雨，
发生特大洪涝灾害，南京地区，江河水位猛涨，危及临近

江边的下关电厂 。 “京
电” 号奉命往返于南京
和马鞍山之间， 不停地
在江面上运送黄泥、草
包和砖头， 加固加高江

堤， 在抗洪救灾斗争中发挥了
重大作用。

20世纪70年代，随着下关电厂运输煤炭的工具改造
升级，燃烧煤炭的“京电”号失去了用武之地。1970年，“京
电”号离开了它服役近30年的南京，被调拨支援淮阴发电
厂，船号更名为“淮轮555”，为淮阴的工农业发展作出巨
大贡献。1978年，为支援苏北地区的水运事业，“京电”号
又被调拨给灌南县鸿远船舶运输公司（后改制为灌南县
鸿远船舶运输有限公司），1984年，“京电”号调整船号为
“苏淮605”。

“在计划经济时代，煤炭资源很紧张，烧煤的小火轮
难以适应运输需要，为节约资源，提高运载量，公司将烧
煤炭的蒸汽机改为烧柴油的柴油机。”时任灌南县鸿远船
舶运输有限公司党支部副书记的杜恒进，后来叙述了“京
电”号的动力改造过程，那时已是1979年。“严格来说，改
造后的‘京电’号已不是‘小火轮’了，而是一艘燃油的‘机
动船’，之所以还叫‘小火轮’，只不过是人们习惯对其爱
称罢了。”杜恒进回忆道。

改造后的“京电”号成为具有牵引1200吨能力的机动
船，可同时挂上12条货驳执行运输任务，在市场经济大潮
中，航行足迹遍及华东地区的江河湖海大小港口码头。在
灌南20年间，累计运输产值高达1800万元以上，并且圆满
完成了洪泽湖抗洪救灾、内河破冰疏航等艰巨任务，就这
样，战争年代功勋卓著的“京电”号在和平年代里，为社会
主义建设又创造了新的功绩。

沧海桑田 不改风貌
那么，“京电”号小火轮是如何重新回到南京的呢？
早在1983年8月，南京市文物工作者就开始了对“渡

江第一船”的寻找之旅，后来在灌南县找到了这艘富有传
奇经历的小火轮。次年4月23日，南京市利用挹江门城楼
建立起了渡江胜利纪念馆。由于场地局限，请回“京电”号
小火轮的条件尚不成熟。与此同时，灌南县人民政府也将
“京电”号列为第一批文物予以保护起来。

1998年，“京电”号正式退役，停靠在灌南县盐河岸
边，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供人们参观，同时被列为市国
防教育基地。此后的几年间，灌南县还对“京电”号的船
体、甲板、船舷、天棚等按原状原貌进行了维修保护，还被
命名为市青少年校外活动示范基地。直到2006年，“渡江
第一船”事迹被制作成《京电号的故事》电视纪录片在全
国播出，这艘沉寂于大时代浪潮的“英雄轮船”再次被世
人熟知。

时间来到了2009年3月， “京电”号小火轮从灌南回到
阔别32载的南京，在南京渡江纪念馆正式展出，从此作为
渡江胜利暨南京解放的重要见证物，永久陈列在渡江胜利
纪念馆的广场中央。2011年底，在全国革命文物定级工作
中，渡江第一红船“京电”号被评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

“历经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洗礼的小火轮，不仅承担
拉货载物的运输使命，还承担抗洪救灾、内河破冰疏航等
急难险重任务，先后经历2次更名、4次更换编号和1次大
的发动机更换，并经历数次修补，最后从水上转战到岸
上，用它传奇的一生，向世人讲述开天辟地的战争年代，
改天换地的社会主义建设年代以及翻天覆地的改革开放
年代。”市委党史工办的一位专家如此评价道。

为了加强爱国主义、 革命英雄主义教育基地建设，
自2021年起，灌南县委、县政府决定在盐河东岸民生桥
南侧的体育公园中修建“红船”文化广场，至今年5月“红
船”安装完毕，同时又在停放“红船”的广场东侧修建了
一座长达80米仿古式“渡江第一船红色文化长廊”，廊架
中陈列16块介绍“红船”文化史料的展板，于6月底完工。
自此“京电”号又回到了灌南大地。这也是继灌南县革命
烈士纪念馆、红色文化博物馆、“红色上马台”革命传统
教育基地等一大批革命传统教育基地建成后，灌南再次
拥有的一座新的红色基地，也为党史学习教育的开展增
添了新的载体。

黑色的船身、平铺的船顶、黄白点缀
的横纹、耸立的烟囱、高高飘扬的五星红
旗……在灌南县盐河东岸民生桥南侧的
体育公园内， 有这样一处新近开放的 “红
船”文化广场，一条复古系轮船造型成为这
处公园的核心景观。它就是“渡江第一船”
“京电”号一比一的复制品。

何为“渡江第一船”？
原来， 这条原本名不见经传的小小轮

船，却历经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洗礼，更
是在渡江战役中立下赫赫战功。 据史料记
载，在解放南京的战斗中，“京电”号先后有
16名船工参与运输工作， 共运送1400多名
解放军指战员渡过长江进入南京城， 也是
所有参与渡江战役的“第一红船”中，唯一
的钢质机动船。

那因何这样一艘叱咤风云的 “红船”，
最后会与我市灌南县结下不解之缘呢？这
一切还得从那个硝烟弥漫的时代说起。

渔船起名话习俗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民众，一方民众造就一方习俗。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古海州濒临东海（今黄

海）。古往今来，很多海州人以“吃海”为生。
大海，是海州人的丰富宝藏，为人们哺育着取之不尽

的鱼虾；大海是人们赖以生存、企求致富的场所；大海也是
凶险的，它无风三尺浪，有风浪滔天，常给人们带来伤害，
甚至是毁灭性的灾难。人们在与大海相处、相识、相斗的过
程中，想方设法取其利，避其灾，既不断改进捕捞工具，增
强抗拒风浪的能力，又从心理上多方寻求慰藉。他们一方
面供奉主管大海的龙王爷和海上保护神妈祖———天后娘
娘，祈求保佑；一方面时时小心，避免触犯“大老爷”（大鲸
鱼、大鲨鱼之类）们的言行；一方面处处讨吉，寄企盼于种
种逢凶化吉的言行之中。千百年来，这些做法代代相传，逐
渐充实，约定俗成而成为一方渔民们的信念，成为一方渔
业生产领域中不成文的规矩，成为渔民们生产、生活中的
风俗习惯。

海州地区渔民风俗习惯内容极其丰富，渗透于渔民生
活、生产过程及言行的方方面面。其中，给新造渔船起名
字，就有一套一套的“行为规范”，且具有鲜明特色。海州地
区渔船起名最大特色是将渔船“拟人化”，既有大名字，也
有小名字。渔船本是渔民的生工产具，跟农民的牛车、犁、
耙、耩子之类一样，就是工具类的物品。人们对生产工具一
般是从其功能、形体、颜色、新旧程度等特点，起个名字或
代号，便于识别即可，没有什么特别讲究。可渔民不同，他
们对于渔船，特别是对新造的渔船的关爱，远远超出了对
一般生产工具的关爱，处处都十分在意。上个世纪90年代
后期，笔者在调查早期新浦海洋渔业情况时，就曾听老渔
民们说过，渔民对渔船既像对自己的长辈一样，丝毫不敢
得罪，又像对自己小孩似的，处处爱护。这些朴实的话语，
道出了渔船在渔民、特别是船主心中的地位，他们都是把
渔船当作自家的“成员”看待的。有位年近90岁的老渔民说
笑般地说，添船如添丁啊！新船钉好油练完毕出坞下水，就
好比人家小孩落地似的，是件大喜事，大家都跟着喜。由此
可知，渔民们给渔船起名字，有大名字，还有小名字的做
法，也是比照着给小孩起名字来的，充分体现了渔民对渔
船的珍视。

渔民们以这种超物的观念看待渔船，是海洋渔业生产
的特殊性决定的。海洋渔业生产场所是大海，过去科学不
发达，人们对于凶险莫测的大海知之甚少，为了捕捞鱼虾，
只能从加牢加固渔船、网具，增强抗灾能力上下功夫。而造
一只渔船，从筹资、备料到造船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对于船
主来说，可谓“浩大工程”，很可能是终生为之奋斗的“工
程”。而新造的渔船质量如何，更事关船主和船上渔民们的
身家性命。因此，他们对造船的各道工序的质量要求都极
为严格，处处讲究，包括给渔船起名字，也丝毫不敢懈怠。
渔民们是把自己的产业兴旺发达，把大家对生活改善的期
望，全都寄托在渔船身上的。

海州地区渔船起名习俗的第二个特色是，大名、小名
各有讲究。在千百年的传承中，海州地区渔民给新船起名
也形成了不成文的“规范”，有着成套的讲究。

一是，大名亮身份图吉利。渔船的大名是用来对外的，
如到政府管理部门登记注册、上税等。因此，绝大部分渔船
的大名，首先都标明船主的姓氏，如张、王，让人一看就知
道这船的主人姓什么。当年，几位老渔民回忆解放初新浦
地区渔船情况时，在能说得清情况的29条船中，有23条船
的大名是标明船主姓氏的。当然，这么做也有几分荣宗耀
祖之意。

渔船大名字多体现船主对渔船的寄托。渔船在大海上
作业，安全是头等大事。因此，船主对渔船最大期望是平安
无事，一路顺顺当当，在此前提下捕捞兴旺，满载而归。这
种心愿体现在船的大名字中，就是“顺”字、“兴”字类字特
别多。在29条船的大名中，用“顺”字的有18个，用“兴”字的
有13个，“顺”“兴”二字同用的有7个。而且，和“顺”“兴”二
字搭配的也是“常”“和”“福”“发”之类的吉利字。这充分体
现了渔民们对渔船的期望，体现了渔业生产的艰辛。

二是，小名字重寓意，不讲究。给船起小名字（还有起
“诨名”的），与起大名字相比，随意多了，词语多通俗、诙
谐、随意。但是，在这“随意”之中也有所“在意”，起名时也
都尽量顺应船主心意，将祝愿新船坚固、泼辣，能抗大风大
浪，能多捕鱼虾，趟趟满载而归之类的期望，寓于船的小名
字之中。

海州地区渔民给渔船起小名字有多种起法：
有的是开门见山，直道心愿。如以“大鱼鹰”“尚四肚

子”“尚五肚子”为小名字，以寓其能逮鱼、装鱼多；
有的是以物寓意，显示能耐。如一些渔船以“铁牛”“大

虎”“小刀子”之类作为小名字，以示其捕鱼能耐大等；
有的是娇而不显，泼泼辣辣。如一些渔船用“大歪”“二

歪”“五歪”之类不怎么好听的词语做船的小名字，说是这
“歪”那“歪”，实是愿其经砸荡，经久耐用。

有的是触景生情，见啥叫啥。有些木匠大师会将他完
成造船所有工序后，回过头来第一眼见到的物件，作为船
的小名字。如见到拾麦用的范篮，就叫“拾麦篮”，见到竹筐
就叫“大筐”，遇见人家带新娘子，就叫“新娘子”，还有叫
“大水瓢”“大梢瓜”的，等等。虽然有点俗气，但人们认为这
是“天意”，也就心安理得地叫着。

海州地区渔船起名字第三大特色是，渔船起名权不在
船主，而在木匠大师，而且是“金口玉言”，说了就不能改。
按习俗，在新船造成出坞下水的当天，船主要摆案设供，焚
香磕头，敲锣打鼓放鞭炮，撒舱钱，说喜话，趁着洋洋喜气
将船放下坞。新船下坞后，船主要专门摆筵席，盛情款待全
体造船工人。 船主要在席间邀请主持造船的木匠大师傅
（赣榆一带称“作头”），给新船起名字。不管大师傅起的名
字怎么样，“一旦命名，则永远不变”。

海州地区渔船起名习俗另一个特色是， 给船起名字，
特别是起小名字、诨名字，概不犯忌。习俗以为答谢宴是大
喜宴，起船名时，只要木匠大师一出口，席间人员都要随声
喝彩、叫好。因此，有些木匠大师在造船过程中，对主家有
的人或事看着不顺眼、不满意，平时又不好说，此时也会有
感而发， 将自己感受作为新船的小名字或诨名，“献给”主
家，以示规劝。张大强等在其所著的《海州湾渔民俗》中有
这样一段记述：“有的船主在造船时经常做菜汤给木匠吃，
用乌盆装饭上桌，故船得名‘小乌盆’……还有的船主老婆
不讲理，经常同邻里吵架，木匠大师傅非常反感，于是就将
新船起名为 ‘烂切面’， 暗指这个女主人蛮不讲理 ‘窝丝
缠’。”（《海州湾渔民俗》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年11月第1版
第376页）。这类小名字，明显是在揶揄船主，船主心知肚
明，但也只能“欣然”接受，而且，嘴含着苦瓜和大家一道
叫：“好！”

这就是民俗，这就是民俗的约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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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溯“渡江第一船”“京电”号的传奇历程


